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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齐时期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考

陈　柱＊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内容提要］清代准噶尔蒙古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赴藏熬茶礼佛是其一项重大活动。清朝统治西藏后，严格限
制准噶尔与西藏往来。清准关系改善后，准噶尔获得乾隆帝允准，三次遣使赴藏熬茶。此后，乾隆帝便不再允许准噶尔

进藏。拉达克紧邻新疆和西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兴盛。达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后，乾隆十八、十九年两次遣使赴拉

达克熬茶，试图交通西藏。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两件满文档案为基础，结合清代其他档案文献，对此进行考

察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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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准噶尔蒙古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西藏有着密切关系，赴藏熬茶礼佛是其一项重大活动。准
噶尔与清朝长期处于紧张敌对状态，清朝统治西藏后，严格限制准噶尔与西藏往来。清准关系改善后，

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和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获得乾隆帝允准，先后三次遣使赴藏熬茶。此后，清廷便
不再允许准噶尔进藏，准噶尔与西藏的联系再次被切断。拉达克北接新疆，东邻西藏，是新疆、西藏与南
亚地区相互往来的通道，地理位置显要。拉达克与新疆以喀喇昆仑山为界，中有众多山口相通，彼此间
一直存在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其居民多为藏族，信奉藏传佛教，与西藏在政治、经济和宗教各方
面联系紧密。达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后，乾隆十八、十九年两次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试图通过拉达克交
通西藏。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两件满文档案为基础，结合清代其他档案文献记载，对达瓦齐
遣使赴拉达克熬茶一事原委进行考察和梳理。

一、拉达克王国与西藏的关系

拉达克古称玛域（或作芒域），是古象雄之地，在西藏吐蕃王朝时期为“六茹”之一“象雄茹”的一部
分。拉达克王国的建立与吐蕃王朝的衰亡密切相关。公元８４２年，吐蕃赞普朗达玛（ｇＬａｎｇ－ｄａｒ－ｍａ）

被杀，吐蕃王朝土崩瓦解，西藏进入分裂混乱时期。９世纪末，朗达玛曾孙吉德尼玛衮（ｓＫｙｉｄ－ｌｄｅ－ｎ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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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ｍｇｏｎ）逃到象雄的布让（今西藏普兰），娶象雄统治家族没庐氏女为妻，收服象雄各部，统称“阿
里”，建立割据政权。没庐氏为尼玛衮育有三子，尼玛衮将长子贝吉衮（ｄＰａｌ－ｇｙｉ－ｌｄｅ－ｒｉｇ－ｐａ－
ｍｇｏｎ）分封到玛域（拉达克），次子扎西衮（ｂＫｒａ　ｓｈｉｓ　ｍｇｏｎ）分封到布让，三子德祖衮（ｌＤｅ－ｇｔｓｕｇ－
ｍｇｏｎ）分封到古格（今西藏日土，此后象雄专指古格一地），史称“阿里三围”或者“上部三衮”。三人及其
后裔分别在各自封地内进行统治，逐渐形成玛域（拉达克）王国、布让王国和古格王国三个割据政权。①

可见贝吉衮是拉达克王国王室的始祖，拉达克王室是吐蕃赞普后裔。拉达克王国建立后未曾中断，一直
延续到１９世纪中叶被克什米尔吞并。

“阿里三围”的分裂割据是当时西藏整体分裂混乱局势的结果和反映。至１３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崛
起于漠北高原，重新统一西藏，西藏四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才告终结，“阿里三围”也重新统一于西藏。

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西藏全
境政教事务。都元帅府下设“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管辖" 阿里三围" 玛域（拉达克）、古格和布让三地，
“纳里速古鲁孙”即藏文“阿里三围”音译。元亡之后，明朝对西藏的管辖较为松散，主要实行羁縻统治，

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其中后者即统辖包括拉达克在内的阿里地
区的军政事务。②

明末清初，中原鼎革，疏于顾及西藏，西藏各地方势力和教派之间纷争不已。在此期间，藏传佛教格
鲁派日益壮大，与占统治地位的噶举派势力矛盾激化。在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的援助下，格鲁派
打倒噶举派，消灭其他敌对势力，确立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和硕特汗廷与达赖喇嘛等格鲁
派上层联合统治的西藏地方政权。此时拉达克王室尊奉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因教派差异，加之正在经
略克什米尔地区的莫卧儿帝国的威胁，拉达克倒向莫卧儿帝国，公开对抗西藏地方政权和格鲁派，并对
西藏西部地区怀有野心，出兵占领阿里的古格等地。③

１６７０年代，因尊奉竹巴噶举派的布鲁克巴（今不丹）迫害当地格鲁派，和硕特汗廷及达赖喇嘛对布
鲁克巴发动战争。拉达克王向以竹巴噶举派保护者自居，拉达克王德勒南杰（ｂＤｅ－ｌｅｇｓ－ｒｎａｍ－ｒｇｙ－
ａｌ，约１６７５－１６９１年在位）指责西藏攻打布鲁克巴，扬言要进攻拉萨。为此，和硕特汗廷及达赖喇嘛与
布鲁克巴达成和解，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派遣和硕特贵族噶丹次旺巴桑波（ｄＧａ＇－ｌｄａｎ－ｔｓｈｅ－ｄｂａｎｇ－
ｄｐａｌ－ｂｚａｎｇ－ｐｏ）④统率蒙古骑兵和藏兵征讨拉达克。西藏军队很快收复被拉达克占领的阿里地区，

并于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攻入拉达克境内，不久即占领拉达克首府列城，征服拉达克大部分地区。于是德
勒南杰向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克什米尔地方长官伊卜拉欣·汗（Ｉｂｒａｈｉｍ　Ｋｈａｎ）求援。克什米尔派军进
入拉达克，噶丹次旺军作战失利，后撤至拉达克东部边境附近。战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克什米尔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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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洲：《１９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５４－５５页；尊胜：《分裂
时期的阿里诸王朝世系（附：谈“阿里三围”）》，《西藏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５５页。关于自朗达玛被杀至尼玛衮分封三
子形成" 阿里三围" 的详细经过，可参看［意］伯戴克（Ｌｕｃｉａｎｏ　Ｐｅｔｅｃｈ）：《拉达克王国：公元９５０—１８４２年（二）———拉达克
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彭陟焱译、扎洛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６—２０页。关于朗达
玛被杀年代，一般作８４２年，周伟洲先生文中作８４１年。

周伟洲：《１９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第５５—５６页。
周伟洲：《１９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第５６页；陆水林译：《＜查谟史＞摘译》，《中国藏学》

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１０９—１１０页；陈庆英：《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８２
页。

噶丹次旺系顾实汗次子达赖珲台吉长子，当时和硕特汗王达赖汗的堂兄，又译作噶登策旺贝桑布、甘丹次旺、噶
尔丹策旺等。关于噶丹次旺，参看［意］伯戴克：《一六八一至一六八三年西藏、拉达克以及莫卧儿的战争》，汤池安译，《国
外藏学研究译文集》１９９５年第１２辑，西藏人民出版社，第２１３—２１４页；［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９５０—１８４２年
（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２２页。



使拉达克向莫卧儿皇帝纳贡，改宗伊斯兰教，在境内修建清真寺，并派遣人质。克什米尔援军撤走后，噶

丹次旺再次率军进攻拉达克，据说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也派军增援。噶丹次旺军重新占领拉达克，拉

达克投降。①拉达克臣服于异教的莫卧儿帝国，改宗伊斯兰教，严重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利益和拉达克自

身的利益，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都决定议和。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在竹巴噶举派领袖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Ｍｉ－ｐｈａｍ－ｄｂａｎｇ－ｐｏ）主持

下，西藏地方和拉达克达成协议，重归和好，除在贸易方面互惠互利外，在政治和宗教上，拉达克臣属于

西藏，阿里地区收归西藏地方，西藏退还所占拉达克土地；拉达克放弃伊斯兰教，坚定佛教信仰；定期向

拉萨派遣“年贡使”（洛恰，藏语ｌｏ　ｐｈｙａｇ，西文ｌａｐｃｈａｋ），向西藏地方政权和达赖喇嘛进献贡物，并向拉

萨的僧俗上层和各大寺庙供奉礼品。这样，拉达克重新成为西藏藩属，受西藏管辖，西藏地方也将阿里

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②

二、拉达克王国与清朝及准噶尔的关系

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准噶尔汗国首领策旺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率军入侵西藏，袭杀和硕特

汗王拉藏汗，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终结。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入侵势力。

自此，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统治之下，作为西藏藩属的拉达克也开始收归清朝管辖。由于清朝并不对西藏

进行直接统治，而将西藏作为藩部，实行一套符合西藏政教情况的独特政治制度，故拉达克在清朝国家

体制中的地位也颇具特色。清廷将其作为" 藩属的藩属" ，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清廷的指示代为管辖，西

藏地方政府成为清廷与拉达克地方沟通联络的中介。

拉达克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成为清朝获取新疆准噶尔部、回部及周边地区情况的重要途径。清朝档

案和官书对此多有记载。如清实录记载，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Ｎｙｉ－ｍａ－ｒｎａｍ－

ｒｇｙａｌ）派遣使臣来到拉萨，与七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使臣一道进北京朝贡。③ 又载，雍正

十年（１７３２），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与贝子康济鼐同心报效。”④尼玛纳木扎尔之子德中纳木扎尔继

位后，继续效忠清朝，为清廷“探取叶尔启木、准噶尔处信息，报知贝勒颇罗鼐转行奏达”，“与贝勒颇罗鼐

一体效力，甚属勤劳”⑤。可见，拉达克归顺清朝不久，清廷就开始利用拉达克打探准噶尔和回部的消

息。乾隆帝继位后，随着清朝对西藏统治的加强和经略西北的推进，拉达克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紧密。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噶尔丹征服天山南路后，拉达克成为准噶尔汗国的邻居，双方关系逐渐展开。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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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９５０—１８４２年（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第２３页。
关于１６８１—１６８３年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的战争及１６８４年西藏与拉达克协议详情，参看［意］伯戴克：《一六八一

至一六八三年西藏、拉达克以及莫卧儿的战争》，汤池安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１９９５年第１２辑，第２０７—２３６页；［意］
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９５０—１８４２年（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第２１－２４页；陆水林译：《＜
查谟史＞摘译》，第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页；陈庆英：《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第８２－８４页；周伟洲：
《１９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第５６—５７页。另，徐亮：《１６８４—１８４２年拉达克与中国西藏的政治关系
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２００９年）一文对此也有论及，可参考。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一，雍正二年六月乙未。也可参看［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９５０－１８４２年（六）———
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拉达克》，彭陟焱译、扎洛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０页。尼玛纳
木扎尔在乾隆朝实录中译作" 呢玛那木扎尔" ，其他文献中又译作尼玛南杰、尼玛南嘉、尼玛朗加等。伯戴克认为其统治
年代开始于１６９１年，并于１７２９年让位于其子德迥南杰（即清朝文献中的德中纳木扎尔、德忠那木扎尔，其他文献中又译
作德炯南嘉、德中朗加等），见上文第７、１２页。拉达克王在清朝文献中被称为“拉达克汗”。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六，雍正十年三月己卯。
同上。“叶尔启木”系清朝对“叶尔羌”的早期汉译。



后的１６８１至１６８３年西藏与拉达克战争中，噶尔丹还曾出兵援助蒙藏联军统帅和硕特部贵族噶丹次旺
征讨拉达克。战后，拉达克成为西藏臣属，准噶尔与拉达克的关系也得以改善。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以
后，清朝严禁准噶尔与西藏往来。为了保持与西藏的政教联系，准噶尔积极发展与拉达克的关系，多次
派人到拉达克打探西藏情况，试图交通和联络西藏。清廷则对此严加防范。雍正朝后期清朝与准噶尔
关系改善后，准噶尔三次获准进藏熬茶，同时仍保持着与拉达克的交往。

三、清朝统治西藏与准噶尔赴藏熬茶

熬茶是指藏传佛教信徒到藏传佛教寺庙礼佛和发放布施，通常由熬茶者向寺庙众喇嘛布施酥油茶
和钱物，众喇嘛则为之唪经祈福。准噶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其他各部一样，１７世纪初即接受藏传佛教
格鲁派（黄教），成为格鲁派的虔诚信徒，与藏传佛教圣地西藏发生紧密关系。此后，赴藏熬茶礼佛成为
准噶尔等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一项重要活动，１７世纪４０年代以后获得较大发展。在卫拉特蒙古和硕特
部统治青藏高原时期，准噶尔与西藏进行熬茶等交往比较便利和自由，学界对此已有过研究。① 康熙朝
以来，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敌对状态。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准噶尔首领策旺阿喇布坦派
军入侵西藏，推翻和硕特汗廷，控制西藏长达三年。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清朝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
势力，将西藏纳入统治之下，自此严厉防范准噶尔与西藏往来，准噶尔赴藏熬茶被禁绝。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成为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与清
朝先后发生和通泊之战（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和额尔德尼召之战（雍正十年，１７３２）两次大战，双方各有胜负。

额尔德尼召之战后，双方都有意缓和长期的紧张关系，着手谈判划分准噶尔与清朝所辖喀尔喀蒙古之间
的游牧界。自此双方关系得到改善，进入长达二十余年的和平交往时期。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双方最终勘
定界址，此后频繁开展互派使者、大规模贸易等多方面往来，准噶尔重获赴藏熬茶的机会。这一时期，准
噶尔先后三次获得清廷允准遣使赴藏熬茶。准噶尔第一次熬茶使半途而返，并未进藏，实际赴藏熬茶只
有两次。分别印行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②（所收档案起止时间为雍
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和《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③（所收档案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五月至乾隆十
三年四月）两部档案集为研究和平时期的清准关系、准噶尔史和蒙藏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丰富的史料，

也为复原此一时期准噶尔赴藏熬茶的详情提供了便利，引起学界重视。关于此三次准噶尔赴藏熬茶详
见后文。

四、两件满文档案所载达瓦齐遣使赴拉达克熬茶

笔者在查阅清代边疆满文档案时，意外发现两件关于达瓦齐统治时期准噶尔派遣使者赴拉达克熬
茶的满文奏折，一件是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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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看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５—２８１页；达力扎布：《略论１６—２０世纪蒙古“进藏熬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２０１４年第７辑，科学出版社，第３４９—３７１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达尔罕伯克等来拉达克熬茶等情折》①，一件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报准
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②。两件档案既未见于《军机处满文准
噶尔使者档译编》，也未见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其内容在《清实录》中也没有记载。它们反映的
历史原委是怎样的呢？下文笔者试图结合清代相关档案文献，解析两件档案内容，对此事进行考察和梳
理。

（一）两件满文档案汉译 ③

１．档案一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来

拉达克熬茶等情折》汉译：

奏。奴才多尔济、舒泰谨奏。为奏闻事。驻防阿里地方之第巴索冈鼐等呈称：“派至拉达
克地方探信之人来报：‘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等十人、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十五人二月十五日
来拉达克，探问土伯特地方消息，至拉达克寺庙熬茶。’为此，我等将所闻之事呈报。”嗣后达赖
喇嘛告称：“派至拉达克买果子之人来告我等：‘我等与来拉达克之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
羌达尔罕伯克会于市集。吹扎布问我等为何事而来，答曰：我等为买果子而来，尔等为何事而
来。彼等曰：我等来拉达克地方熬茶，土伯特地方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身体安否？有否
广兴黄教？众人俱敬奉达赖喇嘛否？噶布伦以下人众俱好否？我等答称：土伯特地方蒙大皇
帝之恩，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福佑，广弘黄教，生活甚为安逸。我等又问彼处人众是否安
好，彼等告称：我台吉喇嘛达尔扎行事凶暴，欲杀达瓦齐。达瓦齐闻后，躲至边地。后达瓦齐不
忍厄鲁特人众败坏卫拉特之道带兵抓捕喇嘛达尔扎，成为台吉。现我台吉达瓦齐敬奉经教，甚
为太平，众喇嘛广弘佛经云云。彼等熬茶贸易完毕，即起程归去。’准噶尔之人甚为狡诈，除此
外，并未告知别情。此等语，拉达克之人亦皆相告。我等将所闻之事呈献，日后详加访察，如另
有消息，再行呈报。”奴才我等嘱驻阿里地方之第巴索冈鼐等：“尔等仍于拉达克地方差派良善
信实之人，若拉达克汗、其头目另有消息，即切实探访后来报。”如此交付差派。此外，达赖喇嘛
自今年十二月初五日坐禅，翌年正月二十日出定。为此谨奏。

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２．档案二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报准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

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汉译：

奏。奴才萨喇善、舒泰谨奏。为奏闻事。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遣卓尼尔向我等送来
蒙古文书札，内称：“自拉达克汗地方经驿道寄送达赖喇嘛之书内称：‘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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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９册，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来拉达克熬茶等情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１６—４１７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中，除新疆卷载录该档案外，综合卷西藏类也载录该档案，见该书第１２册综合卷，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页。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９册，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报准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
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第２２８—２３１页。《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除新疆卷外，综合卷西藏类也载
录该档案，见该书第１２册综合卷，第４１页。

两件满文档案汉文均为笔者所译。



七人、叶尔羌地方商回阿都尼萨尔伯克等十人，于今年十月初六日至拉达克地方，因彼等地方
之堪布喇嘛根敦达克巴病殁而来熬茶。据彼等称，此前因欲请土伯特地方之堪布一名，曾奏请
大皇帝，然并未获准。现想是复派四人前去上奏矣。达瓦齐仍任台吉，有子一人。吹扎布等于
十月二十日起行返回。’再，自我等藏地派驻拉达克地方贸易之人呈称：‘小人我等二人于九月
初五日至拉达克地方。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等七人、回子阿都尼萨尔伯克等十人，于十月初六
日至拉达克地方。叶尔羌地方商回等来者亦多。我等与吹扎布相遇，吹扎布问我等：尔等今年
又来买果子否？我等答称：是来买果子。又问：尔等土伯特地方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身
体安好否？有否弘扬黄教？众人俱敬奉达赖喇嘛否？噶布伦以下人众俱好否？我等曰：土伯
特地方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福佑，广弘黄教，生活甚为安逸。尔等地方一切俱好否？彼
等称：我台吉达瓦齐身体甚好，诸官皆各司其事，哈萨克、布鲁特等仍照旧纳赋。因我等地方之
喇嘛根敦达克巴圆寂，故来拉达克寺庙熬茶。我等地方之众喇嘛、诸官俱愿衷心上奏大皇帝，

欲遣人往土伯特地方熬茶做佛事。然因无大皇帝旨意，亦属无奈等语。再，拉达克地方之人暗
中告知我等：听得，因准噶尔地方人众不和，一千五百余户人口俱诚心往求大皇帝。吹扎布等
熬茶完毕，于十月二十日返回。’如此寄书。再，驻阿里地方之第巴等探获消息所寄书，亦与所
遣买果子二人之书一致。故送来告知大臣等。" 拉达克汗甚属恭敬，亲将所闻准噶尔消息经由
驿道诚心致书达赖喇嘛。故奴才我等告知卓尼尔转告达赖喇嘛，仍由达赖喇嘛处向拉达克汗
寄书一封，命其此间若另得准噶尔消息，切实探访后寄送达赖喇嘛。此外，其间或驻阿里地方
之第巴等另得消息来报，或所遣买果子之人返回后有确实消息，再另奏闻。为此谨奏。

乾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两件满文档案内容解析
两件满文档案中出现“土伯特”“台吉”“卓尼尔”“堪布”等词。“土伯特”是清朝对西藏地方的通称。"

“台吉”有时又作“珲台吉”，是准噶尔蒙古最高首领的名号。“卓尼尔”是清代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中级僧
官。“堪布”则是藏传佛教地区精通经典、担任寺院或扎仓（藏僧学习经典的学校）的住持，担任" 堪布" 的
僧人多是获得藏传佛教格西学位的高僧。

可以看出，两件档案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信息：准噶尔使者在拉达克的活动；西藏
地方探取这一信息的三个渠道；驻藏大臣将情况奏报乾隆帝。第一方面的信息是这样的：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二月十五日，当时准噶尔汗国首领达瓦齐所派使者准噶尔人额木齐吹扎布等１０人、天山南路叶
尔羌的达尔罕伯克等１５人一行来到拉达克打探西藏消息，进行贸易，并到拉达克的寺庙熬茶。当时西
藏正值七世达赖喇嘛在位，经常派遣西藏人到拉达克贸易，购买果品等物，额木齐吹扎布一行正好在集
市上遇到这些西藏贸易人员。双方进行了交谈，彼此询问来拉达克的缘故及各自地方的情况。额木齐
吹扎布等人似乎知道这些贸易人是西藏来的，向其询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噶布伦以下人众是否
安好，西藏黄教的发展情况如何，以及西藏人众是否敬奉达赖喇嘛。西藏贸易人员巧妙地作了回答并反
问准噶尔的情况，额木齐吹扎布等人告知达瓦齐带兵推翻了台吉喇嘛达尔扎的统治，成为准噶尔首领。

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达瓦齐再次派遣使者到拉达克打探西藏消息并熬茶。这次达瓦齐所派使者是
准噶尔人额木齐吹扎布等７人、叶尔羌地方商回阿都尼萨尔伯克等１０人，他们在当年十月初六日到达
拉达克。据称，他们这次来是为准噶尔堪布喇嘛根敦达克巴的圆寂熬茶做佛事。根敦达克巴在准噶尔
应当颇有地位，是某个大寺的堪布，但尚不清楚其具体情况。额木齐吹扎布等告知拉达克王，准噶尔曾
向乾隆帝奏请从西藏延请一名堪布喇嘛到准噶尔，但未获批准。额木齐吹扎布一行又与七世达赖喇嘛
派到拉达克贸易之人相遇，如同上次一样彼此询问对方来由及各自地方情况。除额木齐吹扎布等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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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情况外，其余问答内容均与前次相同。额木齐吹扎布等告诉西藏贸易之人达瓦齐身体很好，准噶
尔地方政治安定，所属哈萨克、布鲁特仍旧顺服；由于堪布喇嘛根敦达克巴圆寂，所以来拉达克熬茶做佛
事。他们表示，准噶尔僧俗人众都衷心向乾隆帝奏请去西藏熬茶做佛事，但得不到乾隆帝允准，很是无
奈。十月二十日，额木齐吹扎布一行起程离开拉达克返回。

早在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就已征服新疆天山南路的回部，当地穆斯林都成为
准噶尔属民。由于这些穆斯林善于经商，因此准噶尔专门组织了由他们组成的官商集团，四出贸易获
利，积累财富。乾隆六年和乾隆八年准噶尔两次派遣使者赴藏熬茶，都随带了众多“办理贸易事务回
人”①，先在青海东科尔贸易，换取熬茶布施所需钱物后再进藏。这些“回人”就是上述性质的准噶尔官
商。达瓦齐两次遣使到拉达克熬茶都有众多叶尔羌的穆斯林商人陪同，并在拉达克进行贸易，可以推测
这些穆斯林商人也是通过贸易为准噶尔在拉达克熬茶换取钱物。

两份档案都没有提及当时拉达克王的名字。根据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的研究，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德
迥南杰（ｂＤｅ－ｓｋｙｏｎｇ－ｒｎａｍ－ｒｇｙａｌ）继承拉达克王位②；乾隆四年二月（１７３９年３月），德迥南杰去世，

其子彭措南杰（Ｐｈｕｎ－ｔｓｈｏｇｓ－ｒｎａｍ－ｒｇｙａｌ）继位 ③；乾隆十八年三月二十日（１７５３年４月２３日），彭
措南杰让位于其子次旺南杰（Ｔｓｈｅ－ｄｂａｎｇ－ｒｎａｍ－ｒｇｙａｌ）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１７８２年６月），次旺
南杰让位于长子次旦南杰（Ｔｓｈｅ－ｂｒｔａｎ－ｒｎａｍ－ｒｇｙａｌ）⑤。第一件档案只交待了达瓦齐使者到达拉达
克的时间，即乾隆十八年二月十五日（１７５３年３月１９日），参照伯戴克的研究可知当时拉达克是彭措南
杰在位。该档案没有记载达瓦齐使者离开拉达克的时间，只称“彼等熬茶贸易完毕，即起程归去”，可见
他们在拉达克停留时间并不长。第二件档案记载乾隆十九年达瓦齐使者于十月初六日（１７５４年１１月

１９日）到达拉达克，十月二十日（１２月３日）离开，可知当时拉达克王已是次旺南杰。此次达瓦齐使者在
拉达克只停留半个月，据此推测，乾隆十八年达瓦齐使者在拉达克停留时间应相差不远，彭措南杰让位
于次旺南杰在乾隆十八年达瓦齐使者抵达拉达克之后第３５天，可以断定彭措南杰退位前达瓦齐熬茶使
者应该已经离开。因此达瓦齐两次遣使到拉达克熬茶时拉达克王分别为彭措南杰和次旺南杰。

两份档案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获得准噶尔使者在拉达克活动情况的三个渠道。第一个
渠道是拉达克王直接将情况报告给达赖喇嘛。由第二份档案可知从拉萨到拉达克有专门的驿道，为彼
此的交通往来提供了便利，乾隆十九年拉达克王就是通过这条驿道将情报寄送给七世达赖喇嘛的。第
二个渠道是达赖喇嘛常向拉达克派遣贸易人员，购买果品等物资，这些人实际上也是情报人员，随时将
在拉达克获取的关于新疆的重要消息传送到拉萨。此两次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时，七世达赖喇嘛
所派贸易人员竟然都与准噶尔使者遭遇。通过与准噶尔使者的交谈，他们不仅将清廷想要向准噶尔宣
传的西藏的情况直接传达给准噶尔，也直接获得准噶尔方面的情况（包括准噶尔意欲向清廷传达的信
息）。除了向准噶尔使者直接了解新疆的情况外，这些贸易人员还通过其他方式探取新疆的情报。如第
二份档案提到，当时拉达克民众暗中将听闻的准噶尔情况告诉他们：" 因准噶尔地方人众不和，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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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第２６８页。
［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９５０—１８４２年（六）———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拉达克》，彭陟焱译、扎洛校，第１２

页。
同上文，第１３页。
同上文，第１５页。文中称次旺南杰同时也是彭措南杰之兄萨迥南杰（Ｓａ－ｓｋｙｏｎｇ－ｒｎａｍ－ｒｇｙａｌ）之子，并讨论

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见该文第１６页。陆水林先生译《＜查谟史＞摘译》一文也提到次旺南杰（文中译作才旺南嘉）是
萨迥南杰（文中译作萨炯南嘉）之子，见《＜查谟史＞摘译》第１１４页。关于次旺南杰在拉达克王系中的位置，可参看尊
胜：《分裂时期的阿里诸王朝世系（附：谈“阿里三围”）》，第５７—５８页，文中译作泽旺朗加。

［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９５０－１８４２年（七）———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西藏民族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２１页。



余户人口俱一心往求大皇帝。" 第二个渠道获得的信息最为丰富。拉达克王及西藏贸易人员将情报呈报
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再将情报告知驻藏大臣。第三个渠道是驻西藏阿里地区的长官第巴向拉达克派
遣探子获取情报，这也是西藏地方获取新疆情报的重要途经。阿里与拉达克接壤，具有地理上的优势。

阿里的第巴接到探报后即呈报给驻藏大臣或者达赖喇嘛。

驻藏大臣获得三个方面的情报后，经过比较和甄别，将详情如实奏报乾隆帝。通过三个渠道获得的
情报会存在详略、真伪等差异，有的情报可能并非三个渠道都能同时获得，因而综合三个渠道所获情报
进行比较、甄别和互补，才能得到较为接近事实的全面信息。当时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正是通过这种方
式得知此两次准噶尔赴拉达克熬茶情况的。从清代档案文献记载来看，这三个渠道一直是雍正时期和
乾隆前期西藏地方通过拉达克探取新疆情报的重要途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前期西北疆域开拓过
程中搜集情报方式的灵活多样。

五、达瓦齐时期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的背景

（一）乾隆朝准噶尔三次赴藏熬茶概况
准噶尔部众笃信黄教，尊崇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藏熬茶礼佛是其一项重要活动。雍正后期

清准关系改善后，从乾隆四年至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十年间，准噶尔先后三次获得乾隆帝允准并派遣使者
赴藏熬茶。第一次发生在乾隆六年。先是，乾隆二年（１７３７）七月，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札什伦布寺圆
寂。乾隆三年十二月，噶尔丹策零派遣哈柳率使团进京奏请允准准噶尔赴藏熬茶，为五世班禅做佛事。

乾隆帝没有拒绝，允许准噶尔１００名使者进藏。但噶尔丹策零不满足于这一人数，乾隆四年初再次遣使
进京请求将人数增加到３００人，也为乾隆帝所批准。① 经过两年往返商议和准备，乾隆六年（１７４１）正
月，准噶尔宰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商卓特巴喇嘛多约特禅机率领三百人熬茶使团抵达哈密；在凉州将
军乌赫图护送下四月初到达青海东科尔，开始贸易，准备贸易完毕后进藏熬茶。可是，在长达四个月的
时间中，准噶尔使团除了贸易和在青海塔尔寺等处寺庙熬茶外，并无意进藏，借口贸易不顺一再拖延入
藏时间。到七月下旬货物全部售罄时，齐默特等又以西藏道路险峻、天气寒冷、所带牲口不堪任用为由，

不顾清朝官员反对，仍不愿前往西藏。清朝官员无可奈何，准噶尔使团八月底起程返回。② 因此，准噶
尔此次赴藏熬茶并未实现。

因乾隆六年准噶尔赴藏熬茶半途而返，乾隆七年（１７４２）正月和十月，噶尔丹策零又以为其亡父策旺
阿喇布坦熬茶做佛事为由，先后两次派遣吹纳木喀出使北京奏请再次赴藏熬茶。乾隆帝早有预料，批准
了准噶尔的请求。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六月底，噶尔丹策零派遣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为首率领３００余人熬
茶队伍抵达青海东科尔贸易，清廷选派侍郎玉保、将军乌赫图护送和照管。因有前一次的经验教训，在
清朝官员引导下，准噶尔使团很快贸易完毕，于九月下旬赶到西藏，然后前往前后藏主要寺庙熬茶布施。

十二月初，准噶尔使团圆满完成熬茶任务，从拉萨起程返回，期间共布施黄金四百余两、白银十五万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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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第６８页；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西藏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６４—６５页；吕文利、张蕊：《乾隆年
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４１页。

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十六，乾隆六年八月丙申；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
贸易往来略述》，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１９８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４７页；叶志
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６３、６８页；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第

６６—６７页；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第４３—４４页。



多两。①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准噶尔发生大瘟疫。当年九月噶尔丹策零染病于伊犁去世，其次子策旺多尔济那
木扎勒继承汗位，不久准噶尔即陷入内乱。十一年（１７４６）初，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派遣使臣哈柳进京奏
请为其亡父噶尔丹策零入藏熬茶做佛事，于三月抵京。乾隆帝早在十年十一月间就已听闻噶尔丹策零
死讯，对其颇感惋惜。对于哈柳的奏请，乾隆帝很快允准。② 十一年十二月，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又派
遣使臣玛木特进京，最终商定进藏熬茶的具体时间、路线。十二年（１７４７）六月，准噶尔宰桑巴雅斯瑚朗
率领３００余人使团自伊犁出发，经天山南路进藏，因渡塔里木河时遭遇河水泛滥，迟至九月下旬才抵达

预定的贸易地点得卜特尔，随即展开贸易。清廷派遣侍郎玉保护送和照管。贸易完毕后，十一月中旬玉
保带领准噶尔使团赴藏，十二月中旬抵达西藏。至十三年（１７４８）二月下旬，准噶尔使团方才熬茶布施完
毕，于三月初离藏返回。此次熬茶布施准噶尔共花费黄金四百余两、白银十九万四百余两。③

（二）乾隆帝不再准准噶尔赴藏熬茶

１．乾隆帝不再准准噶尔赴藏熬茶
乾隆十三年准噶尔使团在西藏熬茶完毕返回后，三月十八日乾隆帝即向负责护送和照管准噶尔使

团的玉保下达谕旨：“嗣后彼等若再请赴藏熬茶，勿轻许准行。”④准噶尔使团离开西藏时，为日后到色拉

寺、哲蚌寺等寺庙熬茶预留了数万两银钱。当时驻藏大臣索拜和傅清担心准噶尔再来西藏熬茶，于是询
问刚继承其父颇罗鼐职位不久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准噶尔人入藏熬茶的看法。珠尔默特那木扎
勒表示：

准噶尔人性善欺诈，拉藏汗时，彼等潜入西藏，杀戮众喇嘛，破坏佛教，阖藏喇嘛、唐古忒人
众无所不知。是故，彼等无论如何为利裨黄教慷慨布施，各寺庙众喇嘛惟念昔日之痛猜忌而
已，并无因获布施欣喜、感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人。再，准噶尔人等往来及住藏期间，我等
唐古忒人等每日备办彼等骑驮之牲畜马牛、喂养马畜之草料、柴薪等，只是受累而已，毫无益

处。……此次所来准噶尔使臣等彼此不和，且又不能管束属众，故与前次不同。喇嘛斋桑亦较
狂妄，日后意欲扰害我土伯特地方，亦未可料。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倘复奏请派使
赴藏熬茶，若蒙洞鉴不允，与我唐古忒之众极有利裨。⑤

可见，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军入侵西藏并控制西藏三年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给西藏僧俗人众留下
深刻阴影和伤痛，三十年后的乾隆十三年，当地人仍然无法对此释怀，对准噶尔人深怀不满和疑忌。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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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第２４８页；蔡家艺：《清代前期准噶尔与内地的贸
易关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１９８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７页；叶志如：《从
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６３、６９页；吕文利：《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
丛》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第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５页。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九，乾隆十一年三月乙亥、壬午、甲申。
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第２５０页；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

考述》，第２７１—２７５页；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６９页（叶文认为此次熬茶使团人数
为２００人，有误）；吕文利：《乾隆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始末》，《西部蒙古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７页。关于布施的
黄金、白银数量，蔡家艺先生《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一文作黄金四百二十二两三钱、白银十九万四百四十八
两七钱七分，吕文利《乾隆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始末》一文作黄金４１９．３两、白银１７３５８７．８０５两。此处白银数量据蔡
文。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７册，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谕为嗣后准噶尔再请赴藏熬茶勿轻许准行事》，第

４２９页。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下），８４，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复请赴藏熬茶

不宜再准折》，满文见第１５２１—１５２５页，汉译文见第１５２９页。该书在汉译文第１５２９页将档案朱批时间“乾隆十三年五
月初三日”误作上奏时间。



然准噶尔赴藏熬茶给西藏的寺庙和喇嘛布施了大量钱财，但也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负担，郡王珠尔默特
那木扎勒明确表示准噶尔入藏熬茶对西藏“只是受累而已，毫无益处”。因此西藏上自大贵族，下至平民
百姓都不愿准噶尔再来西藏熬茶。有鉴于此，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驻藏大臣索拜和傅清向乾隆帝
上奏建议日后不宜再准准噶尔人赴藏熬茶：“以臣愚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唐古忒人等委实辛苦，郡
王珠密那木扎勒极不乐意。嗣后倘若不准准噶尔人等赴藏，则于土伯特地方甚有利裨。”①

乾隆帝在当年五月收到奏折后，随即向索拜和傅清降旨，晓谕和安抚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表示
日后要严行拒绝准噶尔人为寻常事进藏：

准噶尔人等狡诈，断不可信，倘若仍令来往于藏，久而久之，必致纷扰。珠密那木扎勒所虑
者是。此二次准其所请赴藏熬茶，特因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策妄阿喇布坦、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
为其父噶尔丹策零屡屡虔心奏请，彼等为父祈请，不便不准，故朕恩准施行，焉能照准其寻常之
事。嗣后准噶尔人等遇有此等之事，仍请赴藏熬茶，不得已尚准其请。倘非此等之事，为寻常
之事祈请，断不准行。②

谕旨表明，清廷日后不再允许准噶尔为寻常之事进藏，除非像噶尔丹策零和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那
样为其亡父熬茶做佛事这种" 大事" 。但从此后情况来看，不管准噶尔以任何理由奏请，清廷都未再允许
准噶尔入藏。

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冬，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以准噶尔汗国早先从西藏延请来的喇嘛大多年老或亡
故，遣使臣尼玛进京奏请每年派人赴藏熬茶、学经礼佛，尼玛等于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正月初抵京。③ 从
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上奏的表文来看，他曲解了乾隆帝此前所降准噶尔须有“大事”才能入藏熬茶的谕
令，乾隆帝的意思是准噶尔首领为其去世父汗熬茶做佛事这种“大事”才能允准进藏，策旺多尔济那木扎
勒理解为只要有“大事”就能进藏，于是以“弘扬黄教”为准噶尔“大事”，请求以后每年都进藏。④乾隆帝
接见了尼玛一行，重申了此前的原则，并以准噶尔人进藏路途遥远艰苦、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
对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清朝官兵护送照看劳烦为由，拒绝了准噶尔的请求。乾隆帝建议策旺多尔济那木
扎勒可以选派准噶尔喇嘛到北京的寺庙学经，这里有很多德高望重的呼图克图和来自西藏的得道喇嘛，

与在西藏学经无异。⑤ 为此，乾隆帝还专门向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下达一份谕旨申明此事。⑥尼玛等遂
于二月初起程返回准噶尔。

２．喇嘛达尔扎时期
（１）喇嘛达尔扎第一次遣使北京
不久，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即在当年被其庶兄喇嘛达尔扎废杀，喇嘛达尔扎登上准噶尔汗位。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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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同上书，满文见第１５２５—１５２７页，汉译文见第１５３０页。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下），８５，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嗣后准噶尔等倘为寻常事请

求赴藏则不准》，满文见第１５３２—１５３３页，汉译文见１５３５页；《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丙戌。《清代新
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８册，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傅恒寄信驻藏大臣索拜为嗣后限制准噶尔部进藏熬茶事》与
熬茶档所载为同一档案，对应内容见该档案汇编第３０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３９８，《主事诺木浑为使臣尼玛等已由哈密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第

２６６５—２６６６页；４０５，《主事诺木浑等为报使臣尼玛等抵京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第２６６９页；４０７，《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
济那木扎勒为请准每年派人赴藏熬茶事奏书》，第２６７０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０７，《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请准每年派人赴藏熬茶事奏
书》，第２６７０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１７，《丰泽园筵宴尼玛面降谕旨不准派人赴藏习经记注》，第２６７６－２６７７
页；４１９，《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转宣尼玛不可每年派人至藏习经片》，第２６７８—２６８０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３６，《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准派喇嘛至京习经》，第

２６９２—２６９３页。



达尔扎很快在当年冬派遣使臣宰桑额尔钦、尼玛等到北京朝贡，并奏请进藏熬茶礼佛，延请喇嘛。额尔

钦等在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正月底抵京，正值乾隆帝南巡，于二月底在苏州受到接见①。喇嘛达尔扎仍以

赴藏熬茶礼佛为准噶尔“大事”，请求派人进藏，乾隆帝坚持此前的原则，以喇嘛达尔扎赴藏熬茶并无名

分，予以驳斥：“蒙古遣人赴藏熬茶者，均为报答彼等亡故父母之恩情。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

勒，均为报答其父之恩而遣人耳。今喇嘛达尔扎之请，为报答何人之恩？愿报答尔等前台吉策旺多尔济

那木扎勒之恩乎？若为伊自身，才承其位，好端端生时即遣人赴藏乎。再，于达尔扎此等非要紧之事上，

朕岂有屡次派官兵照管之理？此等事断不准行。”②“熬茶之事并非俗规，前尔已故台吉噶尔丹策零为其

父台吉策旺阿喇布坦，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父台吉噶尔丹策零，奏请赴藏熬茶诵经，此皆欲追报先

人，理应准行，故准其所请，又加恩沿途补赏牲畜盘费，特派大臣官员照管。彼时朕即降旨，尔等台吉因

有此大事，朕方允行。若无大事，断然不许，所降谕旨甚明。”③于是，额尔钦在觐见时，又以喇嘛达尔扎

新近继承准噶尔汗位为由，请求进藏。乾隆帝认为并没有准噶尔新汗继位即派人进藏熬茶的惯例，驳回

了额尔钦的请求。④

喇嘛达尔扎在奏表中表示不便从准噶尔选派喇嘛到北京学经，而奏请从西藏或者北京延请四五名

贤能喇嘛到准噶尔教习佛经，乾隆帝断然拒绝从西藏延请喇嘛，勉强同意从北京延请，但表示当年不便

立即选派，此后将从西藏拣选若干有德行喇嘛到京，等准噶尔下次遣使来奏请时再派遣，在使臣返回时

一同带去。⑤

（２）喇嘛达尔扎第二次遣使北京于是，喇嘛达尔扎遵照乾隆帝指示，又于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派遣使

臣图卜济尔哈朗等进京，祈求从北京延请三位呼图克图中的一名、西藏索尔巴噶勒丹锡哷图一名到准噶

尔，又以为其父噶尔丹策零做佛事为由奏请派人赴藏熬茶。⑥图卜济尔哈朗等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正月

中旬抵京，受到乾隆帝接见。对于第一个请求，乾隆帝表示在京呼图克图各有职司，不能派遣，建议延请

清廷专门从西藏拣选到北京的十位有德行喇嘛；至于西藏索尔巴噶勒丹锡哷图，已经在当年亡故，更无

从派遣。由于喇嘛达尔扎没有交待延请从西藏来的喇嘛，图卜济尔哈朗不敢自作主张，没有答应，延请

喇嘛一事只好作罢。⑦对于第二个请求，喇嘛达尔扎认为此次以为其父做佛事这一乾隆帝认可的" 大事"

为名奏请入藏熬茶，必能获得允准，没想到仍然遭到驳斥和拒绝。⑧乾隆帝认为喇嘛达尔扎之弟、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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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５７，《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准噶尔使臣抵京日期片》，第２７０４页；４５８，
《寄谕甘肃巡抚鄂昌等速令准噶尔使臣等赶赴京城》，第２７０５页；４７６，《预备迎接使臣事务片》，第２７１４—２７１５页；４８０，
《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奏表》，第２７１８页；４９７，《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２７２９—２７３０页；《平定准噶尔方略》前
编卷五十三，乾隆十六年二月乙亥；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第２５２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９７，《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２７３０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９９，《颁于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第２７３１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９７，《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２７３０页；４９９，《颁于准噶尔台吉喇

嘛达尔扎之敕书》，第２７３１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４９７，《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２７２９页；４９９，《颁于准噶尔台吉喇

嘛达尔扎之敕书》，第２７３１—２７３２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５２１，《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预计使臣至京日期折》，第２７４６－２７４７页；

５３６，《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表文》，第２７５５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５３９，《使臣图卜济尔哈朗等朝觐时颁降谕旨记注》，第２７５６页；５４７，《协

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朝觐时所降谕旨及使臣所奏事情折》，第２７６２—２７６３页；５５５，《颁予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
之敕书》，第２７６７—２７６８页。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５４０，《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报会见使臣言语情形折》，第２７５７—２７５８
页；５４７，《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朝觐时所降谕旨及使臣所奏事情折》，第２７６３页；《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七，乾隆
十七年正月戊子。



准噶尔首领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已经为其父噶尔丹策零在西藏熬茶做过佛事，不能再去一次：

再尔奏遣人至藏之事，去年尔使臣额尔钦前来，以尔新袭位为辞奏请，朕即降旨；无换一台
吉，即遣人入藏一次之理，故不准行。此次尔使臣图卜济尔哈朗又以追报尔老台吉噶尔丹策零
为辞，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已为噶尔丹策零熬茶一次，今安得又遣人前往。若有十子，岂有
十次遣人进藏之理？此皆不可能准行之事。①

图卜济尔哈朗等无奈，只好无功而返。

３．达瓦齐时期
此时正值准噶尔激烈内讧，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喇嘛达尔扎在伊犁被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袭杀，达

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此时，准噶尔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清廷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彻底平定准噶
尔，更不可能同意准噶尔赴藏熬茶。达瓦齐继位后忙于打击政敌、巩固地位，迟至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三
月才向清廷正式派遣使节，这是达瓦齐政权与清廷的唯一一次直接联系，也是准噶尔与清廷的最后一次
正式通使往来。四月底，达瓦齐所派使臣宰桑敦多克等抵达清准边界，五月中旬在承德避暑山庄得到乾
隆帝接见。②达瓦齐此次遣使，一来为取得清廷对其继位的承认，二来为奏请进藏熬茶。先前准噶尔首
领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被喇嘛达尔扎所杀，现在达瓦齐将喇嘛达尔扎废杀，因此他以策旺多尔济那木扎
勒的合法继承者自居，遵照乾隆帝的“大事”原则，请求入藏为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熬茶诵经，振兴黄教。

他以为这样便名正言顺。③但是，由于达瓦齐废杀喇嘛达尔扎篡位，不仅继位方式不正当，而且既夺取
了噶尔丹策零家族的权位，又断绝了噶尔丹策零子嗣。并且达瓦齐在境内迫害异己，祸及僧人。乾隆帝
长期以来对噶尔丹策零颇怀感念，对其子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和喇嘛达尔扎也较为宽厚。现在达瓦齐
却以噶尔丹策零的继承者自居，奏请进藏，“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乾隆帝对此十分反感，严厉地斥责了
达瓦齐的行径，指其为噶尔丹策零的“仇人”。④因此达瓦齐此次遣使只是自讨无趣，徒劳而返。达瓦齐
使者敦多克等六月中旬自北京起程返回。⑤

自乾隆十三年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所遣熬茶使者自西藏返回后，清廷便不再允许准噶尔以任何理
由进藏。准噶尔直至最终被清朝灭亡，也再未能进藏熬茶。

六、达瓦齐遣使赴拉达克熬茶

乾隆十三年后，因得不到清廷允准，准噶尔再也无法进入西藏熬茶礼佛、学经和延请喇嘛。无奈之
下，准噶尔重又试图通过拉达克交通西藏，并前往拉达克熬茶礼佛。例如，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初，喇嘛达
尔扎在派遣使臣额尔钦、尼玛等到北京奏请赴藏熬茶之际，同时遣使到拉达克贸易，询问西藏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及黄教情况。当时在位的拉达克王彭措南杰将此奏报乾隆帝，引起清廷警觉。⑥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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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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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喇嘛达尔扎又派人到拉达克探听西藏消息。因年初进京奏请从西藏延请喇嘛未果，喇嘛达尔扎还通
过拉达克王向七世达赖喇嘛请求从西藏选派喇嘛到准噶尔。七世达赖喇嘛没有同意，转告准噶尔可到
北京延请喇嘛。①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达瓦齐篡位后，忙于内争，暂无暇派人进京上奏，遂于乾隆十八年二月就近派遣
额木齐吹扎布为首率领使团到拉达克熬茶，并探听西藏消息。乾隆十九年春，达瓦齐正式派遣使臣敦多
克等进京朝贡，奏请入藏熬茶，却遭到乾隆帝严厉斥责，无功而返。当时又值准噶尔堪布喇嘛根敦达克
巴圆寂，达瓦齐只得再派额木齐吹扎布为首率领使团于当年十月初重到拉达克熬茶，为圆寂的堪布喇嘛
做佛事，借机打探西藏消息。这便是前引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
木齐吹扎布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来拉达克熬茶等情折》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
报准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两件满文档案所反映之事。

达瓦齐遣使到拉达克熬茶，试图通过拉达克交通西藏，这可以说是准噶尔在衰亡之际为恢复与西藏
的政教联系、振兴黄教所作的最后努力。１７世纪初准噶尔皈依黄教后，西藏格鲁派对准噶尔的崛起和
强盛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教僧人在准噶尔形成强大势力，成为准噶尔政权的一个基石和支柱。１８世纪
中叶准噶尔的衰落与清朝禁断准噶尔与西藏的往来及准噶尔黄教的衰落不无关系。西藏是藏传佛教圣
地，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有着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西藏格鲁派上层
成为相继崛起的满清王朝和准噶尔蒙古都极力争夺和拉拢的对象。在对西藏的角逐中，清朝最终取得
胜利，准噶尔和西藏的联系被切断，唯有得到清廷允准，准噶尔才得与西藏交往。这对准噶尔的政教利
益不能不造成严重损害。清准关系改善后，准噶尔虽曾三次获准进藏熬茶，但都是在清朝严密监视和防
范下进行的。此后，准噶尔多次遣使北京奏请从西藏延请喇嘛到准噶尔弘教或者从准噶尔派遣僧人至
西藏学经，并屡次请求赴藏熬茶礼佛，都被乾隆帝拒绝。虽然乾隆帝同意从北京派遣喇嘛到准噶尔弘
教，终因对具体喇嘛人选未达成一致而未果。在此背景下，拉达克因独特地缘优势为准噶尔所重视，成
为准噶尔借以交通西藏、恢复与西藏政教联系的唯一途径。准噶尔衰亡之际，拉达克又因藏传佛教兴
盛，被达瓦齐视作权可满足宗教需求的" 圣地" ，遣使前去熬茶礼佛。但时势的变化已不容准噶尔回旋。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在达瓦齐盟友阿睦尔撒纳协助下，清军平定伊犁，达瓦齐被俘，准噶尔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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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乙亥。




